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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俳句中现代主义元素的混成:
意象、主体性与多义性

钟　蕾
(四川外国语大学 出国培训部,重庆市４０００３１)

摘　要:英语俳句代表诗人如庞德、赖特、凯鲁亚克和斯奈德等,在英语俳句的现代主义进程中做出了

贡献.通过梳理这几位英语诗人的创作,发现他们的俳句融入了某些现代主义特征:新构的意象在与西方现

代绘画、音乐和文学等元素的融合中表达禅的意境,增强了俳句的视觉感、听觉感;人与自然在相互对抗与融

合中,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性;由于形式的不连贯,类似于瞬间的音乐灵感和拼贴画,导致了英语俳句的多义性.

在他们的作品中,英语俳句不仅是诗人内心的书写,也是读者参与、共同建构的文本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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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俳句源于日本和歌,从早期的３１个音节逐渐发展为现在的１７个音节.日本现代俳句始

于诗人正冈子规,他将“俳句”这一术语———Haikai改为 Haiku,其中“ku”有“短语”之意.“几乎正

冈子规之后的诗才被视为诗人独立的创作,自成５－７－５韵律———符合将诗视为诗人独立创作的、
自足的产出这一现代主义观点.”[１]１７

在西方,俳句在一战前经过翻译已传到西方作家手中,并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较早接触俳

句的西方作家是法国诗人,而后俳句经他们又传到西班牙诗人和拉丁美洲诗人手中.俳句西进途

中,意象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意象派大师休姆早在１９０８年就开始创作意象主义诗歌.２０世纪

初,埃兹拉􀅰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稿中接触并了解到日本俳句.金斯堡、奥登、威尔伯、
希尼等西方诗人的诗歌创作也都受到了日本俳句的影响.西方诗人在接受日本传统俳句的过程

中,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工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使得他们向内寻求表达内

心的真实想法,向外求助于一种异质形式以表达内在情感.这与现代主义的三重特点不谋而合,即
“重主观表达,重艺术想象,重形式创新”[２].他们将目光投向东方,在主张天人合一、高度凝练的俳

句形式中融入西方元素,尤其是在传统俳句中注入现代主义元素,搭建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国内外学者对英语俳句的研究,多集中于日本传统俳句的禅意境、形式等对英语俳句的影响,

较少关注西方诗人对俳句的改良,特别是缺少对英语俳句中现代主义元素的探讨.事实上,英语俳

句诗人如庞德、赖特、凯鲁亚克、斯奈德等都为俳句西进中的现代主义进程做出了贡献.较早创作

英语俳句的西方诗人是庞德,他运用意象的叠加与并置,在动态的“涡漩”里将高度浓缩的意象投射

到读者脑海里,敲开了英语俳句现代主义的大门.英语俳句中创作数量最多的是理查德􀅰赖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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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创作俳句４０００多首,其中８００多首在去世后出版,他的创作不仅受到了日本俳句影响,还融

入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和写作技法,由于他的诗歌中“三分之一是现代主义诗歌”[３]１３０,故其在推进

英语俳句现代主义进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垮掉派诗人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了７００多首英语俳

句,被金斯堡称为“美国唯一一位知道如何写俳句的诗人”[４].他将爵士乐与俳句结合起来,创立

“波普”(pop)写作手法,让读者在音乐中感悟禅意,为俳句注入抒情音乐元素.另一位垮掉派诗人

加里􀅰斯奈德于２００４年７月获得“正冈子规国际俳句大奖”,在破碎的日常语言中表现传统的禅意

境,在俳句的现代主义进程上走得更远.我们通过梳理这几位英语诗人的创作,发现他们的俳句融

入了现代主义特征.通过对英语俳句中现代主义元素的研究,可以深化对现代主义英语诗歌多层

面的感受和理解,深刻体会英语俳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以期获取管中窥豹之效.

一、意象的新构

意象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常见而含糊的术语.康德认为:“审美(感性)理念是想象力的一个加入

到给予概念之中的表象.”[５]鲍桑葵将审美意象视为审美表象,是直接外表的东西.苏珊􀅰朗格从

艺术角度将意象理解为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符号.庞德、艾略特等诗人扛起现代主义诗歌大旗,其
中庞德更是掀起了意象派诗歌运动,对“意象”一词三易其义,使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充满动态活力.
艾略特在庞德的影响下,继承和发展了意象主义的思想,将诗人的任务归结为替人生经验找到某种

精确的“客观对应物”.然而,意象不仅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客观对应物”,更是视觉、听觉和心理上

的某种概念,它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也是“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

合的特征”[６]２０２.它可以是“一种理性的观念的最完满的感性形象显现”[７],更是心理上的认识,是一

种“隐喻存在”[６]２０３.由此可见,意象的形成是诗人一次精神上的体验,是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产物.
日本传统俳句注重意象的运用,运用意象的内部对比,采用意象叠加的手法,用直白的语言表

达禅意.现代英语俳句则不拘泥于意象的并置或叠加,而是运用隐喻或象征、绘画拼贴、即兴音乐

等技法,将诗人瞬间的心理感受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把不同意象混融为一个审美感受整体,为俳

句注入了现代主义元素.
庞德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开创者之一,其«涡漩主义»特别强调意象的动态感,认为“意象是一个

能量辐射的节(node)或束(cluster),我得称其为涡漩,意义(idea)不断地在这个涡漩中涌入、涌过和

涌出.”[８]他的«地铁站»被视为“似俳”(hokkuＧlikesentence)的典范:“人群中的脸如幽灵闪现;/黑

暗的湿枝上花瓣片片.”(本文引用的俳句,未注明译者的,均由本文作者中译———引者注)诗中多个意象如“花瓣”与
“湿枝”、“人群”与“树枝”、“幽灵闪现”与“花瓣片片”等,经过叠加并置,通过诗人心中那抹色彩相互

联系,就形成了意象的“涡漩”.意义在这些“涡漩”中涌现,不仅是客观世界物象的对照,更是诗人

心中地狱鬼魂与现实生活的对比.
赖特俳句在保留传统意象的叠加、并置手法基础上,多采用隐喻、明喻、拟人等西方现代写作手

法.如俳句６０“金灿灿的太阳/照在浸在寒冷溪水中/洗衣妇的黑色双臂上”和俳句４５２“一个黑人

妇女唱着歌:/阳光下弥漫着蒸汽,/和咕噜咕噜的黑蜂蜜”,将黑手臂和黑蜂蜜隐喻为黑人的劳作,
他将“阳光”与“黑手臂”“黑蜂蜜”等意象并置,暗喻了诗人的反讽意味:在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社会,
黑人的劳作如同其与生俱来的身份一样,在白人社会显得更“黑”.再如俳句６６９“一叶逐风/跨过

一条秋天的河/然后让松树也发抖”,落叶经过叠加隐喻幻化为一只大鸟,“跨过”秋水之“瘦”,将诗

人心中的萧瑟和秋水之寒的情感融于意象的动态涌动中.赖特在英语俳句中重复使用拟人、隐喻、
明喻等修辞手法,被西方评论家视为将标准的西方诗学运用于俳句形式.

加里􀅰斯奈德试图避免庞德的晦涩难懂,采用日常话语,运用明喻或暗喻手法将人类日常生活

与大自然景观并置叠加,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表达禅意.他的诗集«砌石»(Riprap)中的诗句“放下

手中那些文字/如岩石置于你思绪的前方􀆺􀆺那银河中的鹅卵石/迷途的星星”并置了象征西部风

情的意象“岩石”与象征东方文化的意象“银河”,又将诗句比喻为道路上的鹅卵石,又如银河里的星



星,多种意象并置和比喻的使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打破了传统俳句要求并置两个意

象和尽量使用直白语言的原则.
其次,将西方绘画艺术与东方禅意境结合起来,是英语俳句现代主义元素的另一特点.“诗歌

与绘画的关系”是诗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古希腊诗人西蒙奈底斯认为“诗是有声画,犹如画是无

声诗”,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则主张“诗歌如画”.１７世纪德国学者拉辛认为诗画的关系是时空关系

的呈现,诗画的融合是整体与细节的结合.中国画中的山水禅意在西方现代诗歌中表现出来,庞
德、斯奈德在诗歌中融入中国画元素从而将禅意与西方诗歌创作形式嫁接在一起.叶芝、威廉姆

斯、史蒂文斯等也在诗歌中强调意象和象征的运用,从而在现实或虚构的意象中给读者带来强烈的

视觉冲击,把诗画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赖特的俳句“融入西方现代绘画元素,整合了西方现代写作、绘画技巧和传统的俳句禅意境,读

者犹如置身于现代主义的拼贴画中,感受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神韵”[９].他的２２首俳句中,火车意

象常与白雪并置,使读者一方面游离于现代文明与生态危机的拼贴画中,另一方面又能从中感悟诗

人孤寂之余所阐发出来的禅意境,进一步感受诗人对生态和谐的期待.斯奈德在«砌石»中通过多

种意象并置和比喻,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抽象与具体的场景拼贴起来,使读者犹如在一幅幅

现代绘画作品中穿梭,诗人心中对工业革命的焦虑与自然界的和谐融为一体.
最后,如果说新构意象的动态叠加使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和现代主义绘画技法增强了英语俳句

的视觉效果,那么,凯鲁亚克和斯奈德则更加注重英语俳句的听觉效果,即音乐性,以更现代、更激

进的手段来表达东方的禅意.
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联与生俱来.亚里士多德说:“模仿是我们的天性,音乐感和节奏感也是

我们的天赋本能,而韵律显然是节奏的一部分.起初,这些天生富有才智的人开始使用模仿,在最

初的努力的基础上,经过一步步发展,终于从即兴创作中产生了诗歌.”[１０]朗吉努斯认为:“文学作

品就是一种用词语表达的和谐的音乐.”[１１]亚当􀅰史密斯将诗、乐和舞蹈的起源视为同一.莫扎特

把诗歌视为专为音乐写的歌词.自古及今的诗人和论者,无不承认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血肉联系.
垮掉派诗人杰克􀅰凯鲁亚克在英语俳句中融入爵士乐,创立波普(pop)自发式写作手法,打破

了传统俳句的形式束缚,“把放弃了多年的音乐元素重新带回先锋派诗歌里”[１]７.另一位垮掉派诗

人加里􀅰斯奈德也非常注重英语俳句的音乐感,认为“评判一首诗中最重要的是声音”[１２].两位诗

人使用西方现代音乐元素如波普乐的节奏、力度、切分、即兴重复等手法,表达传统的东方禅意境,
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禅意真谛.在他们笔下,词语如同波普乐中的乐器,演奏出了爵士音乐敢

于打破传统主流、独创、自发的心声.这种自发写作方式运用于俳句,表现了诗人内心不受束缚的

自由自在的情感,使音乐所强调的瞬间灵感的捕捉与俳句禅宗中的“顿悟”一致.“斯奈德认为诗不

是写出来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诗人要做的就是捕捉某一瞬间的来临,就像是等待牛顿的苹果

和阿基米德的洗澡水般.”[１３]波普乐中的切分在凯鲁亚克和斯奈德的俳句中转换为重复句段的变

化、破折号、并置结构、场域等写作技巧.凯鲁亚克在«孤独天使»中运用节拍来揭示“垮掉的一代”
的爵士乐精神,描绘了他在６３天孤寂生活中试图顿悟生命玄机的心理历程.凯鲁亚克与斯奈德将

东方禅宗顿悟与西方现代生活结合起来,用音乐式的写作方式描绘了人们的普通生活和对自然的

感悟,他们的诗不仅从视觉上展现俳句的动态美,更从听觉上赋予英语俳句以音乐美.
庞德的俳句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意象简洁凝练地叠加并置,在动态中开启英语俳句的现代

主义之门.赖特融合现代主义写作和绘画技法表现意象的动态涌动,让读者的思绪在现代文明的

喧嚣和传统禅宗的孤寂中穿梭.垮掉派诗人凯鲁亚克和斯奈德将读者置于音乐与绘画的圣殿,使
读者情思交织于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抽象与具体、文字与音乐的拼贴中.英语俳句运用西方

写作、音乐、绘画技法,运用意象的并置或叠加表现东方的禅意,“就如同造型艺术中的拼贴,电影中

的蒙太奇手法”[１４],为读者呈上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饕餮大餐.



二、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与延伸

人的主体性并非现代主义的概念,这是西方因近代科技发展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改变

而产生的哲学阐释.人对主体性的自觉和认识,有一个从萌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西方基督教文

化决定了数个世纪以来文学中以神为中心的大格局,突显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现代主义

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则体现在人与自然既对抗又融合的关系中.相对于西方古典哲学思想而言,
人的主体性在现代社会的呈现恰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与延伸.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飞

速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对西方诗人

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工业革命后,现代诗人对西方社会产生强烈不满,甚至认为高度理性的西

方社会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希望借此弥补自身缺陷,俳句中的灵光一现和禅

宗思想成为一种选择.西方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东方的天人

合一以及对自然的亲近,让西方人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由是,现代英语俳句与西方几千

年屈从神权、压抑人性或与传统俳句完全以自然为中心的创作方式不同,“现代主义者的目标就是

创造人类的意象并将其与自然界联系起来”[３]１２６.
庞德的“似俳”«地铁站»,通过诗人的内心联想将自然意象与地铁站中的人脸联系起来,间接表

现了人的主体性.他的另一首俳句«阿尔巴»“如幽谷中的百合花那/惨白而湿漉漉的叶子/拂晓时

她静静躺在我身边”,那“百合花那惨白而湿漉漉的叶子”经过诗人的想象,采用拟人的手法,既主动

发出“躺”的动作,又被赋予了主观愿望,直接表现了人的主体性.庞德的俳句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英

语俳句中人的主体性意识,这是西方现代主义元素的融入,也是西方文学总体性表现的一种趋势.
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赖特的俳句从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表现人的主体性.首先,

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达到了禅宗倡导的贫寂和孤寂.赖特的许多俳句如１７４、４１２、４５９、

５９４、６７１、７２０等,描绘了诗人生活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孤独:破旧的窗帘,肮脏的窗框,灰眼猫,孤
独的洋娃娃,简陋的家具.但是,自然界的秋风、白雪、冬月乃至即将凋零的黄水仙,都被赋予了生

命和活力,给诗人的陋室带来一丝温暖,给诗人孤独的精神世界带来片刻的宁静,使其物质上的贫

乏和精神上的孤寂在大自然的美好和富足中得到慰藉和补充.其次,人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实

现了和谐统一.传统俳句以自然景物为主,相对压抑人性,但赖特的俳句多有日落、孤独、贫穷、分
离、死亡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主题,诗中对这类意象和主题的选取直接而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抗

争.由此可见,这种互动既有赖特对主体性回归的抗争,更有他渴望生态和谐的无奈.
赖特的俳句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和抗争中获得了人的主体性回归,垮掉派诗人凯鲁亚克和斯奈

德则更多地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延伸,在他们的俳句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只是二元对立的对

抗,而是和谐共处的有机统一体.
斯奈德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情思之中,却也未忘记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无论斯奈德是在１９５０年代与禅宗有多么深刻的呼应,他仍然有一种抗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源

自西方传统的心态”[１５].在坚持人是抗争主体的同时,现代主义诗人意识到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社

会对自然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斯奈德深刻思考了西方社会发展与工业进步对地球生态带来的各种

问题,在禅意境中赋予现代性解读,将中国山水画中的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诗学主张,希望人类与

地球家园相互依存与供养.
凯鲁亚克的俳句将人的活动融入自然之中,创造和谐的生态景观.他时常于俳句中表达自己

的主观看法,这与传统俳句提倡的去除人的主体性的诗学观相背离.他英译的松尾芭蕉俳句“这古

老的荷塘,是的! /水中跳入了/一只青蛙”,不仅在首句增加了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词“是的”,还在

句尾附上了一个表达强烈情感的感叹号,这样不仅打破了传统俳句中“孤寂”的语境,更凸显了诗人

的主观情感.此外,他的俳句使用直接主体“我”(I)表达其获得佛教教义的瞬间顿悟,如在俳句８５
“我闭上双眼———/我听见、看到/曼荼罗”中,“我”对佛的参悟的直接表达,以及在其他俳句中使用



表达强烈情感的词如“孤独的”“无用的”,表达感情的感叹号、问号、破折号等,将人类的活动和情感

直接暴露在英语俳句中.在描述景物时,诗人还融合天文、地理、绘画、生态的百科知识,以山水画

卷的形式铸就了«山河无尽»,不仅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山水的眷恋,更反映了他对和谐生态的渴望.
现代英语俳句更关注人性的回归和延伸,即人与自然的抗争与和谐.庞德的“似俳”将诗人内

心的感受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赖特的俳句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抗争与互动,力求在禅寂中实

现人与自然的互补,从而表现更高层次的和谐美.凯鲁亚克、斯奈德笔下的俳句更多地融入西方现

代主义自然观,自然不仅是残酷狰狞的,也是与人类和谐的,不过这种和谐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

程中获得的.人的主体性在英语俳句中得以回归,表现为人与自然在互动中实现和谐,在人与自然

的抗争中达到统一.人的主体地位是不可逆的,这是现代主义主体性的有力呈现.同时,人的主体

性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延伸,即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于一个生态系

统中,这不仅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更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观.

三、多义的建构

由于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以及诗人主体表达的个体化倾向,英语俳句被赋予了

更多层面的含义,多义性成为现代英语俳句的又一特点.人类有限的认识如何表达世界的多样性

呢? 王尔德把自然的无限多样性放在观察者的想象中.英伽登在«论文学的艺术品»中把文本描写

为从词语层面到系统组合层面所组成的整体,这些组合层面可能以虚构的方式出现,从而产生多层

含义.兰瑟姆期望通过“意象”表现人类丰富的经验,其弟子布鲁克斯则提出将隐喻作为一种诗歌

语言,复杂的意象通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张力表现文本的多层含义.英语俳句形式上短小凝练,融
合了西方文学修辞、绘画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充满不确定性,呼唤读者对这些“不
确定性”进行填充或具体化,要求读者积极参与联想,从词语到系统组合的层面重构俳句的形和义.

首先,从西方文学发展史来看,现代主义的主体性重视自我内心,注重主观表达,从而强调人的

非理性,这种否定理性的文学观使文本多义性成为常态.
由于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世界变得丰富了,同时又充满了歧义.诗人的世界是对现实世界

的重新审视,是人的意识对“事物的本来样子”重新建构的意象复合体.意象在现代主义诗人笔下,
已不是完全客观的世界,而是主体移情的产物.赖特的黑人身份及其南方生活经历,使他笔下的火

车既象征着与白人的抗争,又隐喻着破坏了生态和谐的现代文明.此外,他那４０余首刻画女性形

象的诗歌充满了异化的病态美,由于诗人经历的不同,其诗歌不仅关注美的意象,也关注如波德莱

尔所说的“现代大都市中更丑陋的方方面面”,这一切使他笔下的意象蕴含更加丰富.与赖特类似,
凯鲁亚克和斯奈德的俳句创作同样充满了主体性体验.凯鲁亚特将爵士乐与俳句融合起来,“爵士

乐在其自由的即兴创作和切分的声音和节奏中表达了主观的和个人化的情感”[１６]１４５.斯奈德与美

国印第安人相处的经历让他感受到原始的文化魅力,所以他在俳句中总是突显自然环境作为大地

母亲的特点,他在«诗与原始性»中将印度宗教与瑜伽术中的呼吸和发音的方法融入自己的诗学观

念中,于是诗中的声音也就蕴含着更大的诗思能量.
诗人在俳句形式上的努力,并非仅为传达诗人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其含义往往会出现溢出的现

象,原因莫过于读者的参与.由于每个读者在理解诗歌时又会再次移情,从诗歌中看到的世界既不

是客观世界,也不是诗人意欲创造的世界,而是在自我内心镜像中看到的又一个新世界.所以,“对
诗的领悟是写作中的再创作,通过意象自然并置实现,由读者实现作者最初感知的事物,两者最终

融合”[１]２３.庞德在解释其«地铁站»的创作源泉时,就提到正是他从地铁站出来的亲身经历才诞生

了诗歌中的独特意象.地铁站看到的美丽面孔触动了诗人内心的情感,而诗人心中的“那一小片色

彩”将诗人笔下的脸庞与花瓣意象联系起来,为读者的阐释留下了更多再创作的空间.
其次,俳句是主体移情的再创作,新构的意象在诗人笔下产生新的意象或意义的断裂,增加了

诗歌意境的繁复度,延展了想象的空间.



这种“意象化语言打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具有生成多元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从而

具有了无限大的意指功能”[１７].同时,由于诗人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修辞,如隐喻、明喻、同义重

复、破折号、省略关联词等,使得俳句的意义更加旁逸斜出.那么诗歌的这种异质性或多义性是否

就无法理解了呢? 兰瑟姆说:“我认为面对一首诗所呈现的肌质,一个读者就该发挥这样的想象:读
者的想象必须永远面对诗歌丰富的异质性,必要时还要面对它的含混,异质性是诗歌独特的,典型

的方式.”[１８]意象之间如同一张用节点连接起来的网,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读者只有充分发挥想象,
才能从意象的有机网中理解诗歌.

庞德在“似俳”诗句“一片落花飞转枝头:/蝴蝶一只”中,简单地并置了“落花”与“花枝”的意象,
它们看似貌合神离,却又相互联系.当落花以违背常理的方式回转花枝时,这两个意象互为呼应,
进一步叠加成为动态的蝴蝶,赋予俳句多层美感.

赖特的俳句６２６“一枝细枝与红花/飞离樱花树/飞向太阳”具有同样效果:诗中树枝与红花叠

加,介词“离”和动词“飞”将花、枝与树的意象并置并产生互动,树枝瞬间幻化为一只大鸟.这就需

要读者领会其中意境的延展性,通过联想进行再创作,才能悟到落花如何在一瞬间幻化为蝴蝶或大

鸟,如此才会明白诗中的隐义.赖特的俳句惯用拟人、明喻、暗喻、夸张等多种西方诗歌创作中的手

法,使其意象建构成为一个整体而意蕴更加丰富.如俳句２３６中“发怒的”向日葵,俳句５５９中“焦
虑的”奶牛,以及俳句５９７中“好奇的”蝴蝶,都使用了拟人手法赋予意象以生命和情感.火车在诗

中暗喻现代工业革命与黑人命运抗争的双重意象,两种或两种只在上下文中才相互关联的思想可

以只用一个词同时表达,这时就出现了意义的“第三种朦胧”[１９].
与此类似,斯奈德选用具有岩石般坚硬的词语进行意象叠加,给人一种河水冲刷后的透明清亮

感.其深层结构的复杂性则需要读者的参与,只有运用联想才能理解隐喻的深意.凯鲁亚克的俳

句“倒映/在落日的湖水中,松树/朝向永生”,松树意象与落日下的湖泊意象并置,将人类的渺小与

宇宙的无限相对比.诗中过去分词“reflected”的出现使得此首俳句的理解变得多义,它既可以理

解为“倒映”,也可以解释为“反思”,这正是一词多义所产生的含混性.诗中喻示着只有在自然的怀

抱中、在自然的关照下,人类社会才能获得永恒,这表达了诗人在大自然中反思工业革命的弊端,期
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生态观.诗歌“使用象征而不使用抽象,使用暗示而不使用清楚的声

明,使用隐喻而不使用直接的陈述”,诗歌阐释的可能性就从内部向读者展开,并“已经把责任的重

担放在了读者的肩上”[２０].
最后,英语俳句融入音乐与绘画元素,既模仿了世界又表达了情感,丰富了诗歌的内涵.
诗歌从某种心境中自然流出,这种心境可以表现为一种有节律、有停顿、有旋律的语言,也可表

现为形象的、绘画的、拼贴的词句.诗人通过艺术技巧使机械的、无生命的语言再生为鲜活的有机

体.俳句在许多可能的或可允许的艺术要素中产生很多不确定性,给读者的理解留出空白.于是,
摆在意欲欣赏俳句之美的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情景化的、戏剧化的文本,它看似孤立,实则潜藏着巨

大的能量与再创造的潜力.一旦读者调动自身的经验深入它的内部,便如火山喷发一般迸出光焰

而在读者眼前展开,在读者心中激起情感共鸣.
英语俳句受现代绘画的影响,在创作中常使用拼贴法.庞德的«诗章»大量意象的拼贴就体现

了这种创作手法.赖特通过意象将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黑人与白人的抗争拼贴在一起,其诗歌蕴

含丰富.斯奈德也在中国的山水画卷中表现自然的多样性.“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并置将不同的

场景和文化联系起来,使俳句有了意象主义拼贴的效果.”[１６]６现代主义诗人重视音乐在诗中的功

能,却把它作为诗歌中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音乐元素的融入使得诗歌的阐释变得多元.凯鲁亚

克和斯奈德的俳句融合了爵士乐的即兴性和切分法,爵士乐的即兴创作特点与俳句瞬间顿悟的要

求一致.而切分法则打破了常规音乐节拍,在俳句中以休止、连线、大写、重复和重音记号等写作技

法来进行表现,既带给读者一种错落有致的听觉感受,增加了诗歌的生动性和运动感,又打破读者

对诗歌的阅读期待,让他们努力为这种音乐的张力寻求合理的解释.



四、结　语

英语俳句的创作既是纵的继承,又是横的移植.它在继承日本传统俳句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基

础上,融入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文学技法,在推进俳句的现代主义进程的同时,架起了沟通

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意象派诗人庞德结合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对传统俳句加以改造,将英语俳

句领入现代主义之门.他在“似俳”中融入“涡漩论”,意象在他的诗作中变得更加生动,而意象的叠

加和并置不再只是展现图像,而是为了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与理智.创作英语俳句最多的诗人是

赖特,“他的俳句既继承了日本俳句的禅宗意理和简洁含蓄的形式,又对其进行跨国文体的创新,最
终将东方禅宗思想与西方现代生活融合起来”[２１],在一幅幅拼贴画中展示英语俳句的魅力.而垮

掉派诗人凯鲁亚克和斯奈德将音乐融于英语俳句,在破碎、直白的日常语言中展示人与自然的互动

和谐,他们带领英语俳句在现代进程上走得更远,更激进.英语俳句整合了新构的意象、回归的主

体以及多层的含义等元素,将诗人瞬间的心理感受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把不同的意象混融成一个

审美感受的复合体,将现代主义的“时时新”(makeitnew)烙印在英语俳句的创作上.因此可以

说,英语俳句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传承,更是西方文学形式的创新,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是现代

主义诗歌发展潮流的实践和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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